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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清辉

“你快看，这是什么花？好漂亮！”
“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种花呢！”
两个学生在我办公室窗外的谈

话，吸引了我的注意。我探出头去，看
到他们正一边观察着窗前的小花，一
边兴奋地谈论着。我总以为，夏天炎
热，秋天萧瑟，冬天凛冽，春天一过，便不再有赏花的佳期。然
而，夏日也可放眼量，学生的谈论声还吸引了其他经过的老师，
他们拿起手机对着花儿左拍右照。

忙会使心亡，古人的字造得多好。日日忙碌，便容易忽视身
边的小美好。

日日从办公楼前经过，却时时未注意，窗前这一小片被荒废
的种花小绿地，先前都是黄土一片，不知什么时候竟长出了几株
漂亮的植物。我愧疚于对它们的漠视，却惊喜于它们的成长。
我几乎天天从这里经过，也经常俯下身看一看周围的小花小草，
对于这片未曾长过一棵草、一株花的土地，我是再熟悉不过的。
可是我竟然长久地对这新生长的鲜艳的花视而不见！

我用手机一扫，画面上的图像和眼前这些花一模一样。这
么普通的花竟然有一个大气的名字，叫龙吐珠。我努力寻找它
们之间相似的样子。高高低低的花丛中，一朵一朵长得很紧凑，
和和气气，错落有致。远远望去，没觉得什么特别，如果真要说
出一点什么特别之处，就是这花长得色彩分明，绝不含糊。花有
花的脾气，花有花的原则，总不喜欢长得浑浑噩噩，拖泥带水。
绿的茎叶，白的萼片，红的花蕊，绿得透亮的花须，看上去层次分
明，清清白白，红红艳艳。

花被一个个小灯笼包围着，乍一看，还以为是灯笼草，却和
灯笼草有着本质的不同。灯笼草的花与叶子的绿色一致，像一
个个绿色的小灯笼一样，里面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在乡下田野
里疯玩过的孩子，最喜欢的除了狗尾巴草，就是灯笼草了。狗尾
巴草可以拿来挠人，突然往人脸上或胳膊上一蹭，都可以让人起
一身鸡皮疙瘩。而灯笼草更多的是孩子们打发无聊时光的玩
具。把灯笼草放在手心，轻轻一拍，“噗噗噗”一声接一声，是孩
子们无数个下午的快乐时光。龙吐珠也长着像灯笼草一样的花
苞，那灯笼却是白的，白得像纸屑，不是雪一样的白，而是宣纸一
般的白，白得很有质感，而雪的白则显得过于轻浮了。那花萼把
花柱紧紧地包住，并不急着让它开放，像极了母亲对孩子的呵
护。这个时候的龙吐珠乍一看很容易跟灯笼草混淆，只有在花
开与未开之间，才显出它的别致。

龙吐珠开花时，洁白的萼片已经做好了守护的准备，形成一
个如灯笼一样的包围。红色花柱从洁白的萼片中伸出，这个时
候的花是完全没有舒展开的，形成一颗颗鲜红的花苞，鲜艳夺
目，像早晨初升的太阳。洁白的萼片含着鲜红的花苞，宛如从玉
龙口中喷薄欲出的璀璨红珠。于是，人们迎合花客的心理，给这
种花取了一个吉祥的名字，叫龙吐珠，寓意顽强坚韧、吉祥如
意。等到花儿完全开放的时候，那璀璨红珠已绽放成五片鲜红
的花叶，花须从花柱中喷薄而出，倔强地向前伸着。此时花的生
命律动完全被聚焦到了花须上，那花须穿过花冠，不断地向上、
向前，仿佛要超越一个全新的高度和远方。此时的龙吐珠完成
了生命的华丽蜕变，就像银龙腾空，衔着一袭鲜艳的红袍，直冲
云霄。我更愿意把这一袭鲜红的袍看作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
状元袍，为这忙碌的校园增添一点吉祥的喜色。而谁又有幸状
元高中，在这奋战高考的六月，身披状元红袍，荣归十里故乡？

“丹墀对策三千字，金榜题名五色春。”即将高考的高三学子
们正在教室里奋笔疾书，我在内心为他们默默祈祷，腾龙吐珠的
美好寓意也必将助他们金榜题名，魁首高中。

每天早上，从泉州市区坐校车到晋江上班。车到磁灶、内坑一带，见右手边有一处高高的小土堆，上面立着七八
棵松树。它们有些年景了吧！亭亭玉立，风姿迷人。而土堆四周的黄土，都已被人刨得差不多了。这些松树就自顾
自地站在那“孤岛”上，有一种凛然的气质。

几个月前，小江从漳州给我带来了一棵黑松。盆子不大，树冠却不小。我把它放在客厅书桌上，欣赏了良久。
枝干上绕着定型的铝线，我只做了一些小小的调整，就把它放在阳台了。下班回家，偶尔突然想起来了，就去给它浇
下水，却从来没有施过肥。

一个周末，我闲来无事，到阳台一看，这一棵黑松还是苍翠依旧，甚至还冒出了不少的新芽。而阳台边上的月
季、菖蒲都面黄肌瘦的——开春的时候，它们可都是嫩绿嫩绿的。

最近给老朋友画了几把折扇，都是梅、兰、菊、竹的题材。而在我心里，一直想画的还是松树。
趁着小宝在睡觉，我拿出一把多年前买的折扇，依着一些老画的谱儿，草草地画了一把松树，并在扇子上用隶书

写下五个字——寒暑不能移。不只是寒冬，即使是在严酷的暑天里，松树都有着一种不屈的气象，这和其他花草大
有不同。

其实，之前我一直都想要养一盆松树。几年前从漳州花博园买了一个微型的黑松盆栽，可惜黑松没几天就死掉
了。也许是浇水太过，也许是没晒太阳。

在一个清秋的日子里，我曾经和小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山上挖了一棵不大不小的马尾松下来，种在老家房
子的边上。但是，即使是带着土球，这棵松树最终也没有存活下来。

在我的记忆深处，一直藏着两棵老大老大的松树影子。那是母亲带着我回外婆家的路上看到的，好像就在哪一
个水沟的边上，灰色的天空下，有那么两棵很高大的松树。那挺拔的样子，至今一直还记着。

其实，我老家南安大大小小的山头上，都有马尾松的踪迹。我们村周边的山上就有一些松树，只是稀稀疏疏的，
它们好像还没长大的少年，缺少劲挺的意象，也没有那种历尽劫波浑不觉的非凡气度。

历史上，画松树的高手如林。在他们那“草草”的笔墨抒写里，既能让人知其物，更能让人感其神，实在是一种很
美妙的写意境界。我特别爱看那些嶙峋的松皮，还有细长而劲健的松针。一棵老松，就像是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
虽然芳华凋落，却精神依旧。 洪春锦

蔡培均

很难相信，在现代化的晋江，会有这么一个充满南洋风情的
传统村落——梧林。一座座洋楼飞奔而来，接连不断，以它们的
昂扬气势，美丽巍然。如一部低调深厚的古书，让人爱不释手；
如一卷斑驳久远的老画，让人沉迷其中。

每一次走进梧林，我都要惊叹于它的多彩多面。每一景、每
一物、每一处痕迹，都让我仿若走进当时当景。历史的醇厚和文
化的芬芳，撞击并充盈着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每一条穿梭街巷的青石板，都连接着回家的路。行走在这
座背靠石鼓山、面朝梧垵溪的传统村落，如同置身一个村落式的
百年建筑博物馆。放眼望去，蓝天、白云、花海、湖泊、草坪……
在一片田园风光中，静静矗立着闽南特色与异域风情的建筑，或
中西合璧，或哥特式建筑，或古罗马式建筑，散落在一众“皇宫
起”闽南红砖古厝中，犹如四世同堂。林木花草环绕水塘，交相
辉映，让人仿若置身“世外桃源”，不禁低吟道：“故人具鸡黍，邀
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相传明洪武年间，开基祖蔡旺生以养鸭为生，一天鸭群放
养至此，就像脚下生了根，来回撒谷米赶了几趟，硬是不肯离
开。蔡旺生认为鸭群盘桓不去，或许是上天的旨意，于是扎根
定居。几百年光阴流转，一代又一代的梧林人如榕根向地，在
山间和林间辛勤耕耘，一路向水，掘泉联溪，引动风水奇观，反
哺栖身之所。又因人多地贫，迎海浪下南洋，风雨兼程，在异
国他乡闯出一番天地。终是和谐了沧海桑田，收藏了春夏秋
冬，把岁月雕琢成一栋栋形态各异的大洋楼，摆在世人的面
前，如此缄默又如此厚重。

在梧林，你几乎很难找着一处人文景观，是与华侨毫无关联
的。华侨，渗透在这座村落的每一寸肌理，涵养着世世代代包容
而热情的梧林人。时光在浸润这些坚固壮丽大洋楼的同时，也
把梧林人的乡愁情思擦拭得更加鲜亮。不信，请走进梧林最早
的西式洋楼朝东楼，在一片内秀质朴的钢筋混凝土夯墙上，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写就的一些标语历历在目。爬上小巧精悍的修养
楼，依稀可见旧时梧林村民持枪矗立在枪窗上凝目的身姿。来
到曾作为区公所的德鑨楼，浏览“德鑨行寔”，对《朱子训蒙诗》有
了更深的生活体味。透过旧时书声琅琅、现今满纸墨香的侨批
馆，仿佛回溯至那一段峥嵘岁月，心绪涌动“多少船开出了泉州
湾，多少天涯未归人”。而身在他乡的蔡怀番、蔡怀紫堂兄弟，则
把满腔的情意都装进了这栋“胸怀祖国楼”……

建筑有情，家风传声。梧林华侨把“爱义恩情孝俭”都融进这
一片土地，谱就了一首闽南人精神力量的赞歌。“正其谊不谋其
利，敏于事而慎于言”，这副分别出自《汉书》和《论语》的楹联，就
雕刻在旅菲侨胞蔡德鑨宅邸入口门柱，时刻警醒着子孙后代做人
堂正、慎言敏行。蔡德鑨后人，至今仍保留除夕吃番薯的勤俭家
风。篆刻在蔡咸晒、蔡咸乾、蔡咸揣兄弟合建的三栋厝上的“人间
好事惟忠孝，臣报君恩子报亲”“淡饭粗衣未足羞，心田失种却堪
愁”……则是梧林人俭朴忠孝的家风训导。爱国爱家，更是梧林
人一以贯之的传统，在那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年代，多少梧林华
侨捐家纾国难，舍生取义。侨批馆大门处的“丰亨豫大民之望，田
畴作穑岁有秋”，更是梧林人对祖国太平安康的美好寄望。

在这座历久弥香的南洋华侨博物馆和闽南文化后花园，品
读的不仅是藏匿于时间深处的乡愁记忆和摇篮血迹，更是对现
代生活和闽南根魂的一种叩问和追寻。

梧林是读不尽的，读不尽而读，我们乐此不疲。

我是一座矗立于礁石上的高塔，
以象征和缩影的形式留存至今。

千年前，一位叫林銮的航海家造
就了我，“虎啸塔”是我的名字。

海风吹拂不息，我总是静静地
站在这里，守候月朗风清，聆听波
涛翻滚。

我的前世今生，在波谲云诡的
岁月之中，以每一寸砖石的深度
绵延伸展。

（一）前世的历史——悲壮的慈元塔
我 的 前 世 ，要 感 谢“ 宋 末 三

杰”——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因
为他们的拥立，才有了杨太后和两位
少帝，以及我的故事。我的村落，叫
塔头刘村，因开基先祖为刘拓。刘拓
乃文天祥幕僚，官至朝散大夫、行军
令史。

那一年，是宋德祐二年，蒙元攻
陷临安，恭宗被掳，益王赵昰在福州
继位，封杨淑妃为慈元杨太后。随
后，在“宋末三杰”的护送下，杨太后
携少帝端宗赵昰及其弟赵昺一路南
下，怎料蒲寿庚在泉州闭门拒驾。刘
拓之父刘仝祖勤王兵败后自缢身亡，
杨太后与两位幼主南逃至广东。乱
世动荡，两年后，端宗惊病交加，崩。
卫王赵昺继位。

不久，被逼至无处躲逃的赵昺在
崖山投海自尽。杨太后不愿苟活于
世，亦投海殉国。刘拓悲痛欲绝，设
杨太后与帝昺神位供奉，并教育子孙

“忠孝仁义”。
刘氏子孙为了缅怀这位忠诚守

节的“皇后妈”，于村中兴建“慈元行
宫”世代奉祀。

我的名字亦成了“慈元塔”。从
此，“忠孝仁义”的祖训镌刻我心，植
入每一位刘氏后人的心田。

（二）今生的岁月——红色的传承
历史的车轮碾过时间的路，岁月

演变的轨迹留下一道道深深的印记。
以“忠孝仁义”为祖训的塔头刘

村，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令我拥
有一段充满激情的红色记忆。

1936年春，中共党员朱汉膺、何
邦基等人先后来到塔头刘村任教，既
传播知识，亦带来革命思想。次年 1
月，塔头党支部成立了，革命的火种
在晋江大地传播开来。

抗日战争时期，塔头发展了 22
名党员；解放战争时期，发展了17名
党员，其中有4名成为革命烈士。

烽火晋江的历史硝烟中，在这
片土地上，意气风发的英雄们，用
他们的热血点亮我的光，浸润我
的灵魂。

在历史的回响中，我巍然耸立，
瞻望一个崭新的时代。

（三）未来的憧憬
——从和平走向富强

风云激荡，“忠孝仁义”的塔头
刘村人在期待与渴望中，展开了一
段生动岁月，挺进“全面小康”的宏
阔梦想。

“人文培根，红色铸魂，守正立

德，乡村担当”是塔头刘村人的座右
铭。村头展示区上的文化输出别开
生面，经济得天独厚，精神丰盈充实。

一座座小洋楼拔地而起，四通八
达的水泥道路代替窄小的土路，旱厕
改造，景观绿化，滨海公园扮靓，昔日
的普度日也在“慈元文化节”的举办
中不断丰富着文化的内涵。

伞业、服装业、五金配件业、渔
业、海产养殖业逐步发展，塔头刘村
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去年，雨梦
思产值更是高达5亿元之多……

村里的老人时常在我的周围感
慨万千，他们的语气里，是对过去荒
凉的感叹，是对现在富足的赞叹。而
那些时不时来看我的人，是以温柔且
感慨的情怀来书写我的。

那一天，有一位女子，吃过了村
里最好吃的紫菜后，站在我身旁的大
海，对我吟咏：“你从和平与包容走向
了富强，我从不凡的历史走向了你。”
我想，她懂我。

千年岁月，我在历史长河里，节
步缓行。涛声激荡，我在苍茫大地
中，脚踏实地。千年的年华很短，似
水流年，斜倚旧事回眸痴；千年的年
华很长，云帆高张，忠孝仁义话衷肠。

虽无言，但我深知，征程未洗，策
马扬鞭是你们的使命。

憧憬下一个千年，我会依然屹立
在这里，与坚韧不拔的人们，共望锦
绣前程。

黄旭升

幸会成都，快乐领航。利用空
余时间，冒着蒙蒙细雨，从成都出
发，车行一个多小时，前往仰慕已
久的世界级水利工程——神奇的
都江堰。

心情犹如好奇的小学生，想去
探究编入初中历史教材中的都江
堰，感受它经历2008年汶川大地震
后的模样。据查，都江堰是世界上
古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位于
岷江出山口，主要由鱼嘴分水堤、
飞沙堰溢洪道、离堆宝瓶口及输水
总干渠四部分组成，以历史最悠
久、设计最科学、功能最神奇、效益
最显著享誉世界。千百年来，被世
人所津津乐道，赞不绝口。

古往今来，描绘吟诵都江堰的
诗文车载斗量，佳作无数。

百闻不如一见。映入眼帘的
是满山遍野的翠绿、墨绿、草绿。
我们向玉垒山进军，只见山势陡
峭，台阶连天，苔藓葱绿，青树翠
蔓，蒙络摇缀。为了乐享这座天然
的大氧吧，忍不住去掉口罩，深吸
一口气，神清气爽，精神抖擞。

扶着长长的电梯，直达玉垒山
顶上的玉垒阁。极目四望，崇山峻
岭之间，滔滔岷江水川流不息。在
出山口的“耳型”弯道前段的河床
中间，顺着江水流势，修了一条长
约300米的分水堤。在分水堤顶端
修了个“鱼嘴”，江水一分为二。外
江水流湍急，用于排洪排沙；内江
水流清澈，用于引水灌溉。因地制
宜，科学治水，又在分水堤下面修
了一条形如弯月、长达千米的“金
刚堤”。还在玉垒山虎头岩中间开
凿了一个大口子，用来控制入水
量，美称“宝瓶口”。

随处放眼望去，一水护田将绿
绕，两山排闼送青来。都江堰水利
工程系统密切配合，能自动调节水
量。因河床南高北低，在丰水期，
外江水分六成，内江水分四成；枯
水期，大部分江水向低处自畅其
流，外江水分四成，内江水分六
成。四六分水的科学运用，保障了
成都平原旱涝保收，集中体现了古
人因势利导治水的聪明才智。

我们一行数人，在李冰策马奔
驰的铜像前合影留念。原路返回，
经过二王庙。坐落于都江堰鱼嘴
北岸的二王庙，依山而建，古木参
天，错落有致。李冰因修建都江
堰，功泽千秋，被称为“川主”，得到
历朝历代的册封。庙宇之上，各种
书法体的册封牌匾蔚为壮观。据
说，在汶川地震中，庙宇全毁，经三
年灾后重建，修旧如旧，才恢复庄
严肃穆的原貌。特别吸引人眼球
的是墙体上阴刻的六字诀“深淘
滩，低作堰”，那是对“宝瓶口”岁修
的施工标准，也是劳动人民实践出
真知的印迹。治水“三字经”为“深
淘滩，低作堰。六字旨，千秋鉴。
挖河沙，堆堤岸。砌鱼嘴，安羊
圈。立湃阙，留漏罐。笼编密，石
装建。分四六，平潦旱。水画符，
铁桩见。勤岁修，预防患。遵旧
制，毋擅变”，共 60个字，分别讲了
岁修的内容、过程、重要性，还有岁
修的标准和原材料，成为成都平原
科学治水旱涝保收的指导纲要。

路过安澜索桥，得知安澜桥的
由来，是一名来自贵州毕节的教
书先生和他的老婆，为了两岸百
姓的通行，费尽千辛万苦，化缘筹
钱，终于功德圆满修成此桥。难
怪后人称之为“夫妻桥”，又名“天
下第一爱情桥”。惠泽后世的这
对夫妻，得以接受世人的瞻仰。

走在晃悠悠的安澜索桥，看着
川流不息的内江水，桥下还可以看
到铁笼装着大小不一的鹅卵石，脑
海留下一段未解的疑问。到了展
馆，揣摩都江堰治水模型沙盘，经
过导游的讲解，方知原来“竹笼装
鹅卵石”为古人就地取材、用来控
制水量的分水神器。

来到宝瓶口，宝瓶口处于北边
的虎头岩和南边的离堆山之间，
犹如一扇大门，紧紧扼住内江的
喉咙。它控制江水的流量，达到
防洪减灾的神奇功效。在生产力
并不发达的年代，劳动人民发现
热胀冷缩的原理，利用火烧、水
浇，耗费数年时间，用汗水和智慧
在硬山石上开凿出宝瓶口。因时
间仓促，没有登临伏龙观，留下些
许遗憾。

上善若水，千年都江堰水利
工程，因水利导，成都平原从此
成为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这
里的百姓承接汉风唐韵，春耕夏
种，秋收冬藏，乐迎明月，轻拂清
风，过着幸福富足的生活。岁月
流金，与时俱进的都江堰，为大
家展开一幅山水与人文相得益
彰的多彩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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